
        
            
                
            
        

    
平安夜之雪









作者：tuboshuliu







《冰戀書櫃》







引子：



哈特堡的軍事基地周圍有著一片廣闊，起伏不平的山地，對外宣稱是特種部隊的野外訓練場地，實際上是專供執行軍事犯人秘密死刑的刑場。



迎雪跪在寒冷的草坪上，全身僵直麻木，她的兩條修長纖細的玉臂被堅軔的麻繩捆得結結實實，從上臂一直纏繞到下臂，繩結繞到後背，和她白皙柔嫩的脖頸上的繩圈連接在一起，使得迎雪無法掙扎，否則脖頸上的繩圈會繼續收緊，最終導致窒息。



粗糙的麻繩深深地嵌入迎雪的粉頸裡，暗紅色的血痕格外醒目，連旁邊的行刑人員都對這位年輕秀麗的死刑犯產生了憐惜。



而迎雪自己除了在死刑判決下達後的始終盤繞在心頭的恐懼外，此時此刻居然還有一絲異樣的感覺，是緊張？是渴望？還是期待？



「行刑時間到，確認犯人身份！」主刑官冰冷，無動於衷的聲音從空曠的刑場另一端傳來。



迎雪身邊的一位身著黑色制服的軍官走近她，用戴著手套的手抬起她嬌媚小巧的下巴，仔細觀察眼前的女孩。



從正面看，五花大綁下的迎雪身材比起往常更加優美，一對包裹在天藍色緊身套衫下的飽滿堅挺的乳房，由於雙手被反綁到身後的關係，所以向前驕傲誘人地突出。



平坦結實的小腹下，那女孩神秘的部位在深藍色牛仔褲包裹下微微鼓出，勻稱豐滿的臀部向後性感的翹起。



軍官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努力把心神集中在女孩的臉上：



弧線柔順的臉龐上點綴著一雙明如秋水的秀目，由於捆綁的痛楚迎雪緊蹙著彎如新月的蛾眉，挺拔的瓊鼻和嬌艷的紅唇似乎在吸引男人熱情的親吻。



楚楚可憐，無依無靠的姿勢讓人升起擁她入懷的衝動。



一陣蕭瑟的寒風吹過，迎雪輕微地顫抖了一下，空中漸漸落下了鵝毛般的細雪，柔和地覆蓋在每個人的身上。



「迎雪麼，真是個充滿詩意的名字呢，在這平靜的夜裡妳就安心地踏上歸路吧。」



「身份確認完畢，行刑開始。」



周圍的行刑者將子彈上膛，拉動槍栓，試射數發子彈後，來到了迎雪的正前方。



（太好了，這一刻終於來臨了！）



三支黑洞洞的槍口同時對準了她的身體，瞄準的部位分別是乳房和下陰。



迎雪緊張地閉上了雙眼，等待那期待良久的一刻的到來，奇怪的是這時她心中對於死亡的恐懼似乎已經全然消失了。



「砰——」三顆子彈幾乎同時飛離了槍膛，呼嘯地射向迎雪。



時間似乎頓時慢了下來，就連子彈破空的尖利呼嘯聲都清晰地傳來。



三顆子彈如同三道火辣的熱流進入了女孩的嬌軀。



迎雪猛然一震，剎那間從她胸口和陰部噴射出的鮮血染紅了空中飄舞的細雪，眼前變得模糊不清起來。



疼痛並沒有如預計的那樣迅速傳來，迎雪感到全身虛浮無力，四肢和軀體就像不再屬於她自己，她無力地向後倒下。



射入她陰部的那顆子彈如情人溫情的手掌一般，撫摸著女孩嬌嫩的陰蒂，說是戀人火熱的嘴唇也許更恰當一些吧，女孩在它的熱吻下達到了久違的，但也是內心深處暗暗期盼的快美的高潮。



溫熱的液體在迎雪的兩腿之間緩緩流動，是受傷後的鮮血？是失禁後的尿液？還是高潮後的愛液？



迎雪已經沒有力氣去想那麼多了，盡情地享受這一每秒的瞬間才是重要的。



她仰臥在濕冷的沾滿雪花的草地上，滿足地體驗那道傳遍她全身的熱流。



持續抽搐的四肢上也已被汩汩流出的鮮血浸透，用力踢蹬的雙腿劃出毫無規律的軌跡，迎雪的一對舞蹈家般修長苗條的美腿為自己生命的終點獻上了淒美的死亡之舞。



與鮮紅的刺眼的血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迎雪逐漸蒼白，失去生氣的臉龐。



女孩的大腦早已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有她失去血色的小嘴本能地微微張開，貪婪地呼吸雪夜裡冰冷的空氣。



終於，迎雪生命的跡象就要消失了，她的剪水雙瞳漸漸擴大，無神地望著湛藍的天空，最後的一絲活力靜靜離開了迎雪的身體。



周圍的行刑者如果留心觀察迎雪死後的表情，也許能發現她微微翹起的嘴角邊帶著的一抹滿足的微笑，也許還有彎彎而細長的睫毛下那道晶瑩的淚光……







正文：



「嘟嘟嘟——」熟睡中的迎雪被急促的鈴聲驚醒了，她轉身在床頭邊鬧鐘背後的一個不易被發現，沒有標識的按鈕上按了一下。



鬧鐘短暫地沉默了，然後其中傳出了迎雪熟悉的聲音，一個始終都活潑開朗的聲音。



「迎雪姐，這次又有需要妳出馬的新任務了哦，收到本信息後請使用專用頻道回覆。」



鬧鐘內的無線電只有單向接收功能，為的是在特工暴露身份情況的下不至於讓敵人從個人身上追蹤到總部。



迎雪並沒有馬上回覆剛才收到的信息，剛才夢中的一幕仍在歷歷在目，是那麼的真實，她羞澀擔憂地將手伸到兩腿之間，柔滑細嫩的大腿內側皮膚上濕濕滑滑的，不用說那肯定是「快美」留下的高潮。



最近是怎麼了？



迎雪問自己，總是夢到在刑場上被槍殺的情景，還有那難以想像的內心深處對槍殺的渴望和期待，以前的自己可不是這樣的，難道是因為最近接到的那件任務？



迎雪是Ｃ國特工組織下第五特別處的一名特工，第五處下的特工由於任務需要全都是年輕女性，平均年齡從１８歲到２３歲不等，來自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專門執行男性特工不適合的任務，必要時包括肉體引誘。



不過迎雪自己卻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一來以她目前的級別來說往往已不用親自參與任務了，二來也許是因為她的獨特身份——Ｃ國國防部長的獨生愛女。



在近來的一系列任務中組織總是指定迎雪，以經驗豐富的精英特工資格，作為任務執行監督參與，保證任務的細節準確被執行。



上週三的一幕場景在她心中始終揮散不去：



參與任務的一位組織成員被敵人子彈擊中胸膛後顯露出痛苦的神情，但細心的迎雪卻發現了她眼中的滿足感和充滿享受的身體抽搐，當然還有兩腿間被浸濕的那塊痕跡。



當時的她還沒有想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任務後的驗屍結果證實了她心中的猜測，想到這件事她不禁臉紅了起來，紅暈一直蔓延到了耳根，讓她白皙秀麗的臉龐顯得嬌艷欲滴。



今年就要滿２２歲的迎雪由於父親的影響至今仍還沒有男朋友，自然仍是聖潔的處女之身。



她接受的傳統教育牢牢地禁錮著她的思想，別說想像高潮的爽快，就連來自旖夢中白馬王子的深情親吻她都不敢去想。



而如今槍殺的快美高潮情結卻如此頑固地盤旋在她的腦海中，迎雪急忙搖了搖頭，像是要把這大逆不道的想法甩出腦袋似的。



迎雪起床後洗漱完畢，換上了一件粉色帶花邊的襯衣，外面套上白色的緊身羊毛套衫，下面穿上一條深藍色的緊身牛仔褲，玲瓏有致的曲線在牛仔褲的包裹下凸顯出來。



圓潤豐滿的翹臀和弧線流暢的勻稱大腿體現出年輕的女性美，盈盈一握的小腿嫵媚動人，她把一雙黑色的高跟鞋穿到嬌小精緻的玉足上，在纖細的鞋跟襯托下她的身材顯得更加性感迷人。



迎雪穿戴完畢後在落地梳妝鏡中端詳著自己，黑色的披肩長髮隨意地披散在瘦削的肩頭，雙眼中閃耀著燦爛而自信的光芒，全身散發出青春的氣息，她的嘴角露出一道滿意的誘人微笑。



等到一切準備結束，迎雪才不緊不慢地通過專用頻道聯繫上了剛才發來消息的女孩——安娜。



安娜擁有德國血統，在組織中她擔任聯絡員，目前負責和四名任務執行監督聯絡，私下裡安娜是迎雪的好朋友，她和迎雪在第五特別處的特工訓練中是室友。



安娜給人的印象總是一個活潑開朗，充滿活力，漂亮迷人的金髮女孩，還有喜歡穿裙子也許也算是安娜的特徵吧，想到這裡，迎雪嘴角邊的笑更濃了。



「迎雪姐啊，妳怎麼現在才聯繫我？這次的任務很緊急呢，任務目的是盜取Ｆ國空間動力技術的絕密文件，Ｆ國的空軍上校塞薩爾現正攜帶這份文件在Ｄ國做短暫停留，由於任務事關重大，上面指定妳也要參加，我們要搭乘組織的特快飛機迅速趕到Ｄ國，使用一切手段得到這份文件。」安娜充滿活力的聲音從話筒中傳來。



「安娜，妳也去嗎？通常聯絡員不是沒有必要隨行的嗎？」迎雪疑惑地問。



「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上面指定我，妳還有鈴蓮參加。任務的具體細節我隨後告訴妳吧，妳盡快前往郊外的軍事機場，飛機在２個小時後起飛。」



掛上話筒後，安娜清脆悅耳的話語在迎雪心中激起了陣陣漣漪，不知為什麼她心中對本次的任務感到了一絲不安……



三十分鐘後迎雪在郊外軍事機場的第五特別處的專屬候機廳裡見到了安娜和鈴蓮。



今天的安娜把飄逸柔順的長長金髮梳理得很整齊，垂落在纖柔的肩頭。



她上身穿著一件款式優雅的黑色吊帶背心，露出雪白圓潤的香肩和修長勻稱的藕臂，迎雪不得不佩服德國女孩面對寒冷的勇氣。



安娜下面照例穿了一條磨得發白的低腰牛仔短裙，線條優美的長腿上穿著肉色的長統絲襪，隨著微風偶爾飄起的裙擺下絲襪的蕾絲吊襪帶隱約可見，只有從安娜腳上的高跟短皮靴才能略微體會到當下的氣候。



站在安娜身旁的那位亞裔女孩名叫鈴蓮，與身材修長的安娜和迎雪相比，她給人的感覺則是小巧玲瓏，五官精緻可人，鮮艷的櫻唇淺淺地微笑著。



鈴蓮穿著一件清新的藍色短袖Ｔ恤衫，敞開的低領讓她迷人的乳溝若隱若現。



下身和迎雪一樣穿著緊身的深藍色牛仔褲。



可能是因為喜歡曬太陽浴的緣故，鈴蓮的肌膚呈現著健康的小麥色，褐色的長髮紮成馬尾辮垂在腦後。



「介紹一下，這位小姐名叫鈴蓮，是從Ｃ國總部前來特地支援本次任務的，她的特長是潛入秘密據點以及竊取重要文件。」



「怎麼把人家說的像小偷一樣呢？」鈴蓮嬌嗲地撅起櫻桃小嘴，無奈地望向安娜。



「難道小偷不是妳的專長麼？」安娜理直氣壯的回答一時讓鈴蓮說不出話來。



迎雪及時緩解了這尷尬的氣氛，對兩人說：「好了好了，安娜妳別讓人家為難了。鈴蓮，我相信安娜沒有惡意，她總是喜歡和人家開玩笑，希望妳別放在心上。時間差不多了，讓我們準備登機吧。」



在飛機上，安娜向迎雪詳細解釋了任務的細節，鈴蓮在一旁負責補充要點。



「原來是這樣，這次的任務地點只有女性才能不受檢查而進入，沒想到這個將軍還有這樣的嗜好，」迎雪厭惡地皺起柳眉，「這麼說我們要裝扮成那裡的女性工作人員並潛入，是嗎？」



「沒辦法，我們只能服從上級命令。潛入任務地點後我負責望風，迎雪姐妳掩護鈴蓮接近任務目標竊取文件，完成後給我發送信號，然後我會切斷任務地點的電力供應系統，方便撤離。如果任務中途發生意外，我會及時通知妳們中斷任務做緊急撤退。」



「明白了，距離到達Ｄ國還有８個多小時的時間，趁現在大家好好休息吧。」



黑暗中的她，全身肌肉都繃緊得像一頭蓄勢待發，即將撲向獵物的豹子，額頭上佈滿了細密的汗珠，包裹在緊身服裝下的身軀感到陣陣持續的躁熱。



雖然不是第一次執行殺人任務了，可是這次卻異常的緊張，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她？難道說自己已經對她產生了友情？這是決不允許發生的，作為一個優秀的殺手，是不應該和任務目標產生任何感情的。



殺手終於勉強定下心神，用力握著槍套裡的Ｐ９９，似乎顫動的手指和冰冷金屬的接觸能鎮攝不安的心情。



這次的任務目標們就像以前一樣，她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命運的，就算出手的瞬間被目標察覺了，那時的她們早已一腳踏入鬼門關了，秘密是不會被發現的。



至於其中的一名任務目標，殺手會滿足她的特殊需求的……



距離飛機抵達Ｄ國已有１２個小時了，迎雪的時差卻還沒有完全倒過來，頭腦中仍感到一陣暈眩。



現在她和安娜，鈴蓮身處這所位於Ｄ國首府的夜總會中，據稱這是歐洲「節目」最豐富的夜總會，無論什麼樣要求的客人都能在這裡找到他的需求。



任務目標海軍上校塞薩爾正在專用包廂裡享受著他的樂趣，按照預定的計劃應該等到他中途到大廳休息的機會，鈴蓮負責引開塞薩爾周圍警衛人員的注意力，然後趁機貼近他身邊，施展妙手空空竊取他隨身攜帶的載有那份秘密文件的磁碟。



一旦磁碟到手，鈴蓮就應向安娜發出信號，及時切斷大廳內的照明設備的電力供應，隨後三人共同撤離。



整個任務中迎雪作為任務執行監督應當潛伏在適當的位置以便接應兩人，不到萬不得己不得現身。



迎雪還在腦中反覆思考任務的每個細節，力求做到一切完美。



「迎雪姐（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鈴蓮也像安娜那樣親切地稱呼迎雪），快看，塞薩爾出來了，我要準備行動了，妳注意看著哦。」



塞薩爾是一名高大強壯的中年男子，嚴肅的神情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沉著有序的步伐表現出他的軍人身份。



在迎雪的眼中覺得他似曾相識，細心的迎雪在他四處顧盼的目光中發現了不應該有的緊張和焦慮，難道說任務目標已經有了防備？



可是現在對迎雪她們來說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鈴蓮裝作喝醉的樣子，纖細的手指拈著一杯倒得滿滿的琴酒，搖搖晃晃地走近目標。



塞薩爾周圍的警衛見狀意欲前來扶持迎雪，一不留神卻被看似柔弱的鈴蓮使出巧勁絆倒，琴酒灑的四處都是。



濃郁的甜香吸引了塞薩爾的注意，他趕緊伸出堅實的手臂攔腰抱住了鈴蓮，鈴蓮趁機偽裝成全身無力的樣子倒在他的懷裡，空著的左手靈活地從塞薩爾西裝內側口袋裡掏走了ＭＩＮＩ磁碟，轉移到自己胸罩底下的乳溝之間，豐滿挺拔的乳房巧妙地掩護了磁碟不被人發現。



「Ｍｉｓｓ，ａｒｅｙｏｕａｌｌｒｉｇｈｔ？」令人意外的是塞薩爾的英語居然很標準，不同於通常的法國人擁有的奇怪的英語發音，「Ｉｔｈｉｎｋｙｏｕｎｅｅｄａｒｅｓｔｏｎｓｏｆａ，ｙｏｕａｒｅｄｒｕｎｋ。」。



塞薩爾看來絲毫沒有發覺隨身攜帶的磁碟已被盜走，還熱心地攙扶著鈴蓮水蛇般苗條柔軟的腰肢，溫柔地讓她躺到大廳中間的沙發上。



「這法國人是不是有點熱心得過度了，這下麻煩了，得趕快擺脫他才行。」鈴蓮在塞薩爾的關切下只能繼續裝成全身行動不聽使喚的狀態，同時盡量不讓他的手靠近或者碰到她藏匿磁碟的位置。



「啊？不對，我剛才明明已經發信號給安娜了，大廳裡的燈光怎麼還沒有被熄滅？難道說……？迎雪姐呢？」



此時的安娜已經無力切斷照明設備的電力供應了，就在她接受到鈴蓮入手磁碟信號的一剎那，她的脖頸突然被從背後冒出的一根冰冷堅硬的鋼絲繩緊緊地勒住了。



安娜頓時感到大腦一陣空白，喉嚨深處發出一聲短促不清的尖叫聲，隨著鋼絲繩的不斷收緊，尖叫聲逐漸被急促的吸氣聲所取代。



安娜的雙手向後大幅度地晃動，試圖抓住背後的偷襲者，可是背後的殺手似乎對安娜的行動很瞭解，安娜的指尖每次都只能劃過充滿殺意的空氣，卻無法觸及殺手的任何一個部位。



安娜的身體繃得筆直，穿著肉色絲襪的雙腿劇烈地踢蹬著，高跟短皮靴在光潔平整的瓷磚上敲出斷斷續續的節奏。



牛仔短裙的裙擺由於激烈的掙扎向上翻起，沒有包裹在絲襪裡的勻稱白嫩的大腿根部從裙底露了出來。



黑色法式剪裁的蕾絲內褲的邊緣隱約可見淺金色的茂密草叢。



安娜時不時發出撩人心魄的呻吟聲，既是危急處境下的本能，也是試圖引起男性殺手慾望的殺手鑭。



可惜這次的殺手卻因為沒有聽到被害人充滿誘惑力的叫聲而分散心神，可憐的安娜最後的一線希望也落空了。



殺手為什麼不採用裝有消聲器的手槍來迅速徹底的解決她呢？



原本思路活躍的安娜潛心思考後也許能得出結論的，不過在這危急時刻她已無暇去思索其中的關鍵了。



安娜的臉色開始變得蒼白，紅暈緩緩地從她面龐上消失，四肢的活動也轉變成無意識的痙攣，就像釣者鉤上的一條離開水的魚。



只有在吊帶背心下的一對高聳飽滿的乳房還在不停地起伏，渴望著更多的氧氣。



梳理整齊的金色長髮現在也凌亂地披散在她臉上。



原本晶瑩明亮的美麗灰色眼睛失去了原本的光彩，茫然地聚焦於天花板上的一角。



嬌艷的紅唇半張開著，紫紅色的香舌不受控制的從嘴中吐出。



又過了一會安娜掙扎的幅度越來越小，適才還在猛烈踢蹬的雙腿時而繃緊，時而放鬆，安娜感覺到雙腿間的私密部位內越來越煩熱，一股蠢蠢欲動的熱流在她體內盡情地流動，就要噴湧而出。



就在這時，安娜嬌嫩的脖頸上的鋼絲繩突然又收緊了，她圓翹豐滿的美臀向後猛然一挺，愛液和失禁分泌出的尿液一併從襠部噴出，打濕了牛仔短裙的下端，現出一塊形狀不規則的斑跡，同時也打濕了地上的瓷磚，地板上的液體在燈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泛著閃光。



安娜靈巧可愛的腦袋隨後歪向一旁，她的神經系統已無法再控制括約肌，混濁的愛液和尿液還在持續地流出。



安娜的心中痛苦的感覺現在居然被生理上的滿足所替代，這或許是她從未預料到的結果吧。



在安娜彌留的最後時刻，她完全放棄了掙扎和求生的意念，而是酣暢淋瀝地享受死亡前的快感！



就在她徹底失去意識之前，安娜覺得很遺憾，居然沒有看到能為她帶來如此快感的殺手。



此時的她不但不憎恨這個送她上黃泉路的殺手，反而還想衷心地感謝他呢。



終於，伴隨著全身的最後一次抽搐，然後就陷入了徹底的鬆弛，安娜臉上帶著寧和安詳的微笑閉上了眼睛，嫵媚的睫毛安靜地垂在眼簾上，翹起的嘴角邊一條晶瑩閃亮的銀色絲線順著她嬌柔的下巴流淌著，在為安娜美麗而短暫的生命續上終章。



終於解決掉這個女孩了，雖然自己的做法可能不是最有效快速的，但是對目標來說卻是再恰當不過的解決方案了，看到她臉上滿意的神情殺手心中的歉疚勉強被減輕了一些。



任務前查看目標資料的時候，意外的發現了她身穿絲襪高跟鞋，脖子上套著繩圈，被懸掛在木製絞刑架上的照片。



起初以為是ＰＳ的合成效果，但經過電腦分析後發現居然是真實的照片，經過和目標的進一步接觸發現她有通過被勒殺窒息而死獲得高潮的願望，平時常常與愛好者玩被絞死的冰戀遊戲。



既然如此，自己就做一回好人，讓她的心願得以成真吧。



「嗯？這是……怎麼會？」殺手不意間發現自己的褲子上濕了一片，「是因為剛才的高潮嗎？」



殺手在安娜身上進行了詳細的搜查，取走了她的聯絡設備，自衛武器和緊急情況下的身份證明，臨走前還不忘在已經成為一具艷屍的安娜的唇上輕輕一吻。



「總算擺脫那個男人了，」鈴蓮自言自語地迅速離開大廳。



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把自己從塞薩爾的「糾纏」下解放出來，真正使她感到困擾和擔心的而是和安娜的聯絡，大廳中的燈光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而熄滅，難道說安娜發生了什麼意外？



奇怪的是迎雪姐也沒有及時來接應她，鈴蓮不敢再想下去，如果發生了最壞的情況，自己的任務是保證磁碟的安全，至少不能讓它落回Ｆ國相關人員的手中。



不知是為了核實任務物品還是出於下意識，鈴蓮走到女用衛生間的一間隔間裡，取出了藏在胸罩下的磁碟，放在衛生間內昏暗的燈光下細細觀察。



磁碟的白色封套背面寫著一行不是很明顯的小字：「Ｔｈｉｓｉｓａｔｒａｐ」



「什麼？」鈴蓮如同被閃電擊中般驚訝地盯著這行字，「不可能，難道說，這是一個圈套？」



就當鈴蓮沉浸在這出乎意料的結果中時，她所在的隔間小門從外面被打開了。



鈴蓮還來不及抬起頭看清來人，長期的特工經驗已經讓她感覺到了冰冷刺骨的殺意。



她的心跳突然加快，呼吸也變得侷促起來，肌肉開始緊張收縮，不知為什麼她的下體居然也傳來一陣意想不到的顫抖，茂密的草叢間不經意濕潤起來。



可惜來人不容她做出反應就開槍了。



「砰砰——」兩聲短促的槍響後，子彈如尖刀般刺入並撕裂了鈴蓮嬌小卻不失豐腴的玉乳，她全身先是直挺挺地保持著僵硬的狀態，就像還不能接受瞬間被槍擊中的事實。



隨後胸部傳來無法忍受的窒息感覺讓她這回真正地體會到了天旋地轉的暈眩，鈴蓮渾身疲軟地倒在了地上，胸前的兩朵血花快速地擴展開來，鈴蓮感到進入身體的子彈似乎還在緩慢移動著，有意志的子彈想要穿透到她內心。



「啊……這種感覺，擊中我的就是著名的ＢｌａｃｋＴａｌｏｎ（黑爪子彈）嗎？為什麼要選擇這種令人家造成羞澀反應的子彈……」



黑爪子彈在鈴蓮體內蜿蜒地遊走，鑽心的疼痛卻在一點點誘發她的高潮。



她再也無法以堅強的意志力抑制全身不住的痙攣，鈴蓮的心智一會清醒一會迷茫，深處的熱量就像即將噴發前的火山，岩漿般的熱流在她心底嘶喊著。



心中的聲音對她說：「既然都已經被子彈擊中了要害，何必還繼續扮演淑女呢，就讓心中的慾望和快感徹底地釋放，享受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快美吧！」



鈴蓮開始盡情地踢蹬那雙被緊身牛仔褲的緊緊束縛住的結實大腿，黑爪子彈的肆意穿透如充滿激情的愛人在她體內撫弄她敏感的部位，吮吸她的活力。



儘管身處痛苦的煎熬下，但她心中卻是一片甜蜜的感覺，畢竟這是任何現實中的情人都無法做到的，就算馬上要離開這個世界，之前能在子彈的愛撫下體會到性感而美麗的死亡，對年輕漂亮的鈴蓮來說真是太美好了！



記得還在學校的時候看過的《流星蝴蝶劍》，自己不就正將成為那短暫而美麗的蝴蝶麼？



時間在無聲流淌著，鈴蓮的掙扎幅度在逐漸變得緩慢和虛弱，斷續的呻吟聲也減弱了。



從她無神的雙眼中看出來，映入眼簾的世界也在逐漸失去色彩和光亮，卻不知剛才開槍擊中自己的殺手在哪裡呢？



他是否會被鈴蓮臨死前演繹出的華美舞蹈和甜美歌聲所感動呢？



可憐的鈴蓮根本沒有想到殺手沒有瞄準她的要害射擊的原因，不過她也沒有機會去想了。



鈴蓮僅剩的感覺告訴她兩腿之間那女孩神秘的部位遭到了堅硬金屬物的摩擦。



完全沒有預料的，又是一顆滾燙的子彈射入她在牛仔褲下包裹得緊緊的陰部，強烈的衝擊使她積攢已久的尿液和由於高潮引發的淫水再也無法忍耐，隨著性感長腿不停在踢蹬的同時，毫無顧忌的噴射出來，滲透了牛仔褲的襠部和大腿內側，她終於失禁了。



失禁的感覺就像體內最後的一絲精力也被搾乾似的，鈴蓮頭向左側隨意一歪，知足地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這個女孩和安娜一樣，也是帶著滿意的微笑而離開的，不過自己這麼做的原因真的只是為了滿足她們麼？



還是自己也能從中得到快感呢？



殺手這樣問自己。



「原因不重要，結果才重要」殺手意圖用這個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而開脫隱藏在內心中不為人知的秘密。



殺手俯下身，凝視著香消玉殞的鈴蓮，輕柔地合上了她半睜的眼睛，將她的艷屍盡量擺放成寧靜的樣子。



觸手之處殺手依然感覺到嬌軀的溫熱和柔軟，「真可惜啊，年紀輕輕就這麼去了，」殺手憐惜的嘆了口氣，照例取走了鈴蓮隨身的聯絡設備和自衛武器，當然還有那張作為誘餌的磁碟。



這次任務和以往的一樣輕鬆呢，任務提供者是絕對信任自己能力的，不是麼？



不過他之前眼中顯露的不安又是怎麼回事？



不管那麼多了，任務完成，是時候撤離了……



殺手卻不知黑暗中一雙懷有惡意的眼睛已然盯上了她……



「呃，後腦勺好疼，怎麼全身都動不了，發生什麼事了……」



迎雪努力想撐開沉重的眼簾，看清自己身上發生的變故，大腦中還在嗡嗡作響，不是因為時差，肯定是剛才被人從身後突然襲擊的緣故。



迎雪回想起剛才的一幕，就在她與任務接頭者交談的時候，後腦遭到了鈍物的砸擊。



「嗯？不對呀？她和接頭對象是面對面在交談，如果背後有人襲擊接頭人應該能及時提醒自己注意的呀。這說不通啊，……難道是……？！」迎雪由於突然間的震驚尖叫出聲來，「難道這一切……是」



「圈套。」迎雪背後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那沉著冷酷的語氣讓她迅速想到了一個人：塞薩爾！



「聰明，不愧是第五特別處首席任務執行監督，或者我該稱呼妳為莉莉絲「？」



聽到那個詞迎雪立刻清醒了不少，「什麼，你說什麼……？」她驚恐地看著眼前的塞薩爾，發現他眼中滿是戲謔的神色，就像獵人在逗弄一頭已經陷入陷阱的小白兔。



「都到這個地步了，已經沒有必要偽裝了，實話告訴妳這次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是安排的天衣無縫的陷阱，而主要的獵物就是妳，莉莉絲小姐。」塞薩爾停頓了一下，像是在觀察迎雪的反應，隨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威士忌，悠閒地喝了一口。



雖然塞薩爾的話語如同鐵錘一般敲擊著她的心靈，迎雪還是盡力讓自己冷靜下來，趁機查看了下自己的處境：



兩人身處的房間內陳設很簡單，只有一桌一椅，桌上除了威士忌酒瓶和杯子還放著一把瓦爾特Ｐ９９，看樣子像是塞薩爾剛才從自己身上搜出來的，可是要擺脫困境的話必須先解開身上的捆綁。



塞薩爾像是懂讀心術般從迎雪游離不定的目光中看出了她的用意，「不必費心了，莉莉絲，我還是更喜歡妳的化名，迎雪。迎雪，妳仔細看看身上的綁縛，就知道我的用意和妳的結局了。」



迎雪這才發現自己的雙臂被交疊在一起放在背後，手掌和肘部被緊緊的捆在一起，繩子從兩臂間的繩結為起點，交纏的雙股麻繩通過她的左臂外側繞到乳房下緣再到右臂外側繞回身後，這樣纏繞兩圈，每一圈都有在原先的繩結處通過反覆打結來固定繩索，然後以反方向在乳房上緣也纏繞了兩圈。



背後繩結處的繩子通過左肩拉到胸前，在乳溝處纏繞住乳房下面的那四股繩子，沿著乳溝向上，通過右肩拉回背後回到繩結處再次打結固定。



迎雪對這樣的綁法再熟悉不過了，她的業餘愛好就是唯美捆綁，通過平時的捆綁遊戲她能閉著眼睛通過感覺而說出身上繩子的綁法，毫無疑問，這是為她這樣的漂亮女孩而設計的日式「羊綁」，名稱來自於從前面觀察被綁者的視角，在胸前背後形成的Ｖ字形和乳房上下的兩道繩子綜合起來看就像一個「羊」字。



在這種綁法下的女孩的乳房會因為繩子的壓迫而向前挺立，顯得特別的性感迷人。



「這不是挺適合妳的麼，被天使牢牢捆綁住的女魔莉莉絲，嘿嘿嘿。」



塞薩爾肆無忌憚地放聲狂笑起來，他見迎雪沒有回應，便繼續道：「正如妳也許已經猜到的，我就是這次的幕後任務提供者，我除了Ｆ國的海軍上校的身份外，還是與妳屬同一組織《德意志自由聯盟》的麾下殺手，代號《土撥鼠》。



妳接到的任務是利用第五特別處特工身份做掩護，殺死名為安娜和鈴蓮的特工，保護載有秘密文件的磁碟的安全。可妳卻不知道，也不容許讓妳知道的是……妳，代號為《莉莉絲》的Ａ級殺手，也是這次任務的清除對象呢，組織指定我來終結妳的生命。」



「為什麼？」迎雪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和不解，打斷了滔滔不絕的塞薩爾。



「很簡單，妳知道的太多了，為了組織的安全，我們要防患於未然。我特地向組織申請要親手解決妳，因為我知道妳的愛好——唯美捆綁和唯美槍殺，我會盡量滿足妳的，妳放心吧。」



其實迎雪在看到塞薩爾，不，應該說更早，早在她得知本次任務詳情之前，在那場她盡情享受了被槍殺帶來快美高潮的夢中，她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回想起來，為何當初看到塞薩爾時覺得好像在哪裡見到過他，原來他就是夢中的確認她身份的那個軍官……



「那麼，妳想要什麼子彈呢來射穿妳那對水蜜桃般鮮艷欲滴，溫香軟玉的乳房呢？」塞薩爾沒有察覺到迎雪細微的心理變化，風度翩翩地對著她微笑說。



「如果我有選擇的話，能讓我享受Ｇｌａｓｅｒ子彈麼？」話一出口，迎雪就為自己話語中的期盼和渴望心驚不已，白玉般的臉頰籠罩上了一層嬌羞的嫣紅。



「是喜好唯美槍殺的女王級人物箋花的推薦吧，沒問題。」塞薩爾拿起了桌上的Ｐ９９，將Ｇｌａｓｅｒ子彈裝進了彈匣，上了膛，看似隨意地將槍口對準了迎雪起伏不定的胸膛。



此刻，迎雪腦中一片空白，儘管被麻繩緊緊地捆綁著，她還是不住地顫抖起來，她知道，那不是對於死亡的害怕，而是對於被槍擊中生理敏感部位所帶來快感的期待。



不知不覺間她的陰戶內開始發癢，濕滑的粘稠液體如山間歡快的小溪般輕鬆流淌著。



迎雪不禁在想，被子彈擊中那裡會是怎麼樣的感覺呢？



看到鈴蓮被自己開槍擊中的一剎那的表情，那應該是一種刺激愜意的感覺吧。



為什麼塞薩爾還不開槍呢？



他在等待著什麼嗎？



冰雪聰明的迎雪知道如今的自己在任何一個有正常慾望的男人眼裡都是嬌美誘人的，他遲遲不開槍是為了欣賞她楚楚可憐的動人姿態嗎？



遠處，午夜的鐘聲敲響了，縹緲的歌聲悠悠傳來，「ＳｔｉｌｌｅＮａｃｈｔ！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ｃｈｔ！Ａｌｌｅｓｓｃｈｌ？ｆｔ；ｅｉｎｓａｍｗａｃｈｔＮｕｒｄａｓｔｒａｕｔｅｈｏｃｈｈｅｉｌｉｇｅＰａａｒ……（注）」甜美歡樂的歌聲就像縷縷清香似的，讓迎雪迷醉了。



毫無預兆的，塞薩爾手中的槍響了。



槍聲夾雜在輕柔歌聲中如同雷霆般震撼著迎雪的耳膜，然而受到最猛烈衝擊的部位當然是迎雪的乳房了。



「啊喲——」迎雪忍不住瞬間的疼痛淺淺地呻吟了一聲，雪白的緊身羊毛套衫在胸部的位置出現兩個精緻的彈孔，鮮血緩緩地蔓延出來。



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是撕心裂肺的疼痛還是讓迎雪不支而仰面倒下，結實性感的大腿像要突破緊身牛仔褲束縛一般用力地踢蹬著。



現實中的子彈比夢中的幻境不知刺激了多少倍，烈火般的快感伴隨劇痛在迎雪體內暢快地躍動，蹂躪她的身心，這種完全的壓迫感和爽快完全不是通過捆綁或者其他刺激乳房的手段可以比擬的。



「啊一」迎雪終於拋棄了心中長期以來束縛自己的傳統道德觀念，盡情喊叫著，扭動四肢，全身心地投入在快美的高潮中。



原來，ｓｎｕｆｆ的感覺是那麼美好，難怪臨走前的她們都笑得那麼燦爛，能在這殘酷而美麗的高潮下進入天堂，迎雪覺得自己實在太幸運了。



在地上翻滾掙扎的迎雪，不時扭動，弓起她曲線優雅的身體，將全身繃緊，挺起平坦的小腹，鞋跟著地支撐起上身，而後又疲軟地躺倒在地上，伸展被緊緊捆綁住的僵硬麻痺的四肢。



是歌聲越來越遠了麼，還是自己的大腦缺氧無法集中感官知覺了呢，迎雪心想。



活力和彈孔中湧出的鮮血緩緩地離開了她的嬌軀，她的呼吸開始急促，她的雙眼開始迷離，虛弱的感覺佔據了她的全身。



窒息就像緊緊纏繞她脖子的麻繩，讓迎雪的意識模糊，但她知道，自己期待已久的高潮終於來到了，隨著鼓脹的陰部一次強烈的抽搐，淫水噴湧而出。



如果迎雪還能發出聲音的話，她一定會將這美好的瞬間高聲歌唱出來的。



不行了，自己支撐不住了……



迎雪在堅強意志的支持下勉強睜開眼望向塞薩爾，迷茫動人的雙眼中滿是期待和感謝的神色。



塞薩爾走上前來，及時地在迎雪將要失去知覺的那一刻前，將子彈近距離射入了她的陰戶。



失禁的尿液和淫水從破裂的牛仔褲中毫無羞愧地噴灑而出，迎雪像是被打了一針興奮劑，已經減緩的抽搐突然又變得劇烈，蒼白的臉龐上又現出嬌美的紅暈，由於雙腿用力的踢蹬迎雪雙腳上的一隻高跟鞋不知什麼時候脫落了，穿著肉色絲襪的玉足是那麼纖巧勻稱，在朦朧的絲襪包裹下讓人忍不住盈盈一握。



窗外已是一片銀白，在「ＳｃｈｌａｆｉｎｈｉｍｍｌｉｓｃｈｅｒＲｕｈ…（注）」的祥和歌聲中，迎雪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靜靜地睡著了，再也不會醒來了……



如果今晚在雪橇上穿梭於夜空中的聖誕老人往迎雪所在的房間裡一瞥的話，他肯定會為如此一具淒美的艷屍而愴然淚下的……



迎雪靜靜地仰臥在地上，雙腿扭曲地分開，白色緊身套衫下的飽滿玉乳仍驕傲地挺立，胸前鮮紅的血跡觸目驚心。



在她張開的雙腿間也是一片鮮紅，牛仔褲在大腿內側處都被高潮後的淫水浸透了，殘留的淫水和尿液仍在汩汩流出，在地上形成了一灘晶瑩的水窪。



儘管這一切淒美的景象，迎雪白皙秀美的臉龐上卻留著動人心弦的滿意微笑。



面對如此動人的艷屍，說不定聖誕老人會把她當作自己的聖誕禮物吧。



ＴＨＥＥＮＤ











注１：她被指為《舊約》裡亞當的第一個妻子，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因不滿上帝而離開伊甸園。她也被記載為撒但的情人、夜之魔女，也是法力高強的女巫，在猶太教的神話傳說中被被描畫成下半身為蛇、和Ｍａｈｌａｔｈ、Ｎａａｍａｈ並稱為三大女魔。這裡影射的對象當然是……嘿嘿嘿



注２：這是德文原版的平安夜ＳｔｉｌｌｅＮａｃｈｔ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ｃｈｔ歌詞，全文為：



ＳｔｉｌｌｅＮａｃｈｔ，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ｃｈｔ！Ａｌｌｅｓｓｃｈｌ？ｆｔ，ｅｉｎｓａｍｗａｃｈｔＮｕｒｄａｓｔｒａｕｔｅｈｏｃｈｈｅｉｌｉｇｅＰａａｒ。ＨｏｌｄｅｒＫｎａｂｅｉｍｌｏｃｋｉｇｅｎＨａａｒ，ＳｃｈｌａｆｉｎｈｉｍｍｌｉｓｃｈｅｒＲｕｈ，ＳｃｈｌａｆｉｎｈｉｍｍｌｉｓｃｈｅｒＲｕｈＳｔｉｌｌｅＮａｃｈｔ，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ｃｈｔ，ＨｉｒｔｅｎｅｒｓｔｋｕｎｄｇｅｍａｃｈｔＤｕｒｃｈｄｅｒＥｎｇｅｌＨａｌｌｅｌｕｊａｈ，Ｔ？ｎｔｅｓｌａｕｔｖｏｎｆｅｒｎｕｎｄｎａｈ，Ｃｈｒｉｓｔ，ｄｅｒＲｅｔｔｅｒｉｓｔｄａ，Ｃｈｒｉｓｔ，ｄｅｒＲｅｔｔｅｒｉｓｔｄａ！ＳｔｉｌｌｅＮａｃｈｔ，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ａｃｈｔ，ＧｏｔｔｅｓＳｏｈｎ，ｏｗｉｅｌａｃｈｔＬｉｅｂａｕｓＤｅｉｎｅｍｇ？ｔｔｌｉｃｈｅｎＭｕｎｄ，Ｄａｕｎｓｓｃｈｌ？ｇｔｄｉｅｒｅｔｔｅｎｄｅＳｔｕ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ＤｅｉｎｅｒＧｅｂｕｒ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ＤｅｉｎｅｒＧｅｂｕｒｔ！



相應的中文譯文為：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多少慈詳也多少天真，靜享天賜安眠，靜享天賜安眠。



平安夜，聖善夜！牧羊人，在曠野，忽然看見了天上光華，聽見天軍唱哈利路亞，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聖善夜！神子愛，光皎潔，救贖宏恩的黎明來到，聖容發出來榮光普照，耶穌我主降生，耶穌我主降生！



文中的使用為了突出聖誕節的背景和氣氛，同時讓迎雪在「天賜安眠」中靜靜睡去，不是很合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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